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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位官员名叫朱昂（1406—
1490），字廷举，无为州人，他志操端
洁，才能卓著，廉洁正直；二十一岁中
举，然后进入太学，三十岁后开始做
官，做到福建右参政，从三品，六十岁
引疾致仕；他职位变动频繁，曾得到一
代名臣周忱的器重和任用；他的名字
数次出现在明代皇帝实录中，而伴随
着他每一次官职变化，都能将我们的
视线引向尘封的历史，进而读到不同
的岁月和故事。

中举进京，参选驸马。宣德元年
（1426），朱昂和同乡汤鼎顺利考中了
举人，他们意气风发，带着本州一众青
年才俊来到京城，既是游历揽胜，又为
第二年的会试积极准备。到达京城
时，恰逢皇室在为公主遴选驸马。

洪熙元年（1425），做了10个月皇
帝的仁宗朱高炽死了，他的大女儿嘉
兴公主和二女儿庆都公主，都生于永
乐七年（1409），到了出嫁的年龄。由
于明仁宗死去不久，她们需要守孝三
年。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选出
一个好驸马也是需要慎重的。明代在
宣德之前，皇室都是跟功臣结为亲家，
驸马来自名门望族、官宦之家；到了宣
宗朱瞻基时，他觉得朱家已经坐稳了
江山，不需要通过结亲来巩固皇位，挑
选驸马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普通人
家的青年男子，只要符合相貌出众这
一条件，也可以报名参选。

朱昂肯定属于才华和颜值俱佳的
青年俊杰，所以汤鼎等人鼓动他参选
驸马；朱昂也觉得人生开挂的时机到
了，带着美好的憧憬进入了皇宫，并受
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和询问；但由于朱

昂和公主属于同姓，故没有作为驸马
备选人物。在交谈中，宣宗皇帝对朱
昂很欣赏，得知朱昂中举了，立刻就授
予他官职，安排在铨部，相当于今天的
组织部门；但他自有胸襟抱负，没有就
职，而是选择入太学（即国子监）读书。

他如果做成驸马，不仅自己的人
生将有别样的精彩，也会给无为州文
化增添绚丽的一笔；而且，从两位公主
过早凋谢了人生看，从庆都公主朱圆
通嫁错郎的结局看，朱昂如果成为驸
马，许多人的命运乃至国运都可能是
另一个版本。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驻扎清江，督治漕船。正统二年
（1437），朱昂进入官场，担任应天府管
马通判，这虽是品级不高的“弼马温”，
但他明察行业弊端，开展改革整顿，革
除陈规陋习，经上奏，很多做法成为定
例。

其后升为工部都水司郎中，并于
正统己巳十四年（1449）下派至清江督
造船厂督造漕船。明代的淮安清江督
造船厂，是永乐初年建造的大型国营
造船厂，规模宏大，经历年扩建，总厂
下设京卫、卫河、中都、直隶四个大厂，
八十个分厂，有工匠三千余人，每年可
建造各种战船五百余艘。

朱昂作为工部下派的官员，需要
进驻造船厂。《漕船志》记载，从永乐年
间开始，命工部差都水司官员一名，督
理清江船厂。景泰后，照例派遣一名
官员主事，大概三年一轮。朱昂驻扎
在淮安清江总厂，干满了三年。

协同周忱，督运京储。朱昂此番
回京在《明代宗皇帝实录》有记载：景
泰二年（1451）八月，“召户部郎中朱

昂，主事吴复、张恺回京。先是昂等协
同尚书周忱于南直隶督运京储，至是，
忱被劾致仕，故召昂等回京别用。”这
段文字信息量很大，说明朱昂此次任
命的职务是户部郎中，他在督治漕船
前还受到户部尚书周忱的重用，协助
周忱在改革漕运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中
尽责立功。《无为州志》说朱昂：“周文
襄公忱以贤能荐，管理江南粮储，尽革
宿弊，以苏民困。”

周忱是造就仁宣之治的最大功
臣，被誉为十五世纪中国首席经济强
人，他在担任江南巡抚总督税粮时，面
对税赋欠收、官豪勾结、民生凋敝的困
局，采取“平米法”“济农仓”等改革措
施，在粮食储运方面切实减轻百姓负
担，使得江南各大郡经济发展，百姓富
足。《明史·周忱传》说：“终忱在任，江
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

朱昂参与了粮食督运京储的具体
工作，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
运，有民运；民运中，百姓负担很沉
重。周忱决定，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
运输；这样，百姓省费用又便利，漕军
也得到了实惠，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了。后来，又将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
免除了运输的盘费；在松江等明代棉
纺织中心地区，推行以布折赋的办法，
进一步激活了经济。

周忱的“平米法”将改革的锋芒对
准大户，只用三年时间，就追回了江南
地区之前20年的欠税，明朝的国库重
新充实起来。但是，触动江南大户利
益最终还是遭到抵制，一次次的弹劾
逼得周忱不得不辞官归乡。朱昂在周
忱粮食运输改革中做得很出色，受到

了朝廷重视，踏上了新的晋升之路。
任职福建，巡视海道。天顺二年

（1458）九月，朱昂由南京工部郎中擢
升为陕西右参政；任职期间，他因父母
其中一方去世归家守孝。天顺六年
（1462）五月，“复除陕西右参政朱昂于
福建布政司，巡视海道，以丁忧服阕
也”；他到福建，担任右参政兼巡视海
道。明代规定，对于丁忧期满的官员，
应“回避原籍，同品对调”；但是能够得
到提拔、擢升任用的属于极少数。朱
昂此次丁忧后调至福建，是作为考核
成绩特别优秀的地方官被提拔重用，
他所兼任的福建巡视海道，位置十分
重要。

明代派遣巡视海道官员，其直接
起因是防备沿海倭寇和海盗。当时海
道很不安宁，史载：“倭夷窜伏海岛，因
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狼奔，其去
如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陈仁
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四《圣武》）朱昂
就任巡视海道，厉行改革，号令一新，
确保了一方平安。他在《北山归隐》诗
中说：“忆昔亲提十万兵，八闽海道日
循行。”可见权力之大，责任之重。

朱昂六十岁时辞官回到故乡，过
着平民生活，对于图书之外的事情毫
不经心；出游时，头戴葛巾，身穿村民
便装，就像没有做过官似的。他虽沉
醉于自己的闲居生活，但正直之心从
不曾泯灭，得知百姓受到冤屈，会暗暗
地要求官府给以帮助；当人家登门拜
谢他的时候，他闭门不见。他诗中说：

“清苦居官三十年，喜投手板赋归田。”
这也可视作他人生的总结，从绚烂归
于平淡。终年八十五岁。

志操端洁、才能卓著的朱昂
何章宝

一大早就接到电话，是快递员问
我在不在家，我说在的。几分钟后我
拿到了快递，快递是很重一个纸箱子，
寄件人是父亲。

父亲快递来的东西是一大堆地
瓜、花生、玉米、南瓜等等，所有食材都
仔细用布袋子装着，他该是怕路上颠
坏了，裹得很结实，袋子口还用白色的
线一一缝了边，密密匝匝的很结实，这
一堆东西没少花费他心思。

父亲迄今为止给我寄过四次东
西了。

两个多月前父亲说家里的杏熟
了给我寄些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寄
了杏但我却没有收到快递。父亲在电
话里关切地问杏好吃吗？我又不忍心
和他讲，我没收到杏，只能说好吃，我
一口气连吃了三四个。我就听见他在
电话那头笑。

父亲前阵子又在电话里说给我
寄了黄瓜和新摘的黄花，我小心地问
电话写对了吗？父亲说写的就是我现
在这个手机号。我嗯了一声，三天后
我收到快递，黄花已经烂了，还剩下三
根小黄瓜勉强还能吃。小黄瓜种子是
之前我和4岁的儿子一起种在大门口
的。现在黄瓜长大了，父亲给我邮来，
想让孙儿尝个鲜。我看着腐烂的黄花
和焉巴巴的黄瓜，心里不是滋味。这
一次我不得不打电话告诉父亲，他邮
来的东西坏了。父亲听到后直叹气，
问咋坏了呢？是啊，咋坏了呢？这还
不全怪我，是我没有和他讲过邮寄生
鲜，不能发普通快递。他七十多岁的
人，为了给我寄些吃食，又在电话里一
遍遍确认怎么换快递，我这边说一句，
他那边拿着纸笔记一句……

第三次快递是父亲新摘的辣椒
和茄子，很新鲜，一点都没有坏。我迫
不及待下厨将菜端上餐桌，并对儿子
说，这是姥爷特意给你邮寄的，你要多
吃点。儿子说姥爷真疼他，猛扒了一
碗饭。我把儿子的话转给父亲听，父
亲听了哈哈大笑，可见他是真开心。
我趁热打铁，说现在该秋收了，咱家地
里花生、玉米、地瓜什么的都邮点来
吧？父亲笑呵呵和我讲：“这还用你
说？还有咱院墙上爬的丝瓜和南瓜，
赶明儿就给你寄过去！”

挂了电话后，丈夫有些责怪我，
说：“你让他老人家给你邮这些东西干
什么？邮费比东西贵好几倍，他这么
大年纪了还得跑镇上去寄快递，折腾
人。”我笑了笑，“我不让他寄，他就不
寄了吗？”这时一旁的儿子凑过来，跟
着乱起哄，嚷嚷着说：“姥爷的快递是
用爱做的。”

是啊，我怎么能拒绝父亲的快递
呢？

自从母亲去年走后，父亲就活成
了母亲的样子，开始变得婆婆妈妈，啰
里啰嗦，不放心这个不放心那个，以前
也不见得他有这么多话。

如果寄个快递能让父亲觉得高
兴，觉得心里踏实，觉得日子热闹，就
让他寄，越多越好。

快递而来的父爱
吴圆圆

月光如水的晚上，在临窗的书桌
旁开启阅读模式，午夜时分，月到中
天，便索性关掉书房里的灯，将月色请
进屋里来，书房里瞬间便拥有了朦胧
的意境。花时已去，梦里多愁。当年
那个和我一起在月下读书的女孩儿早
已嫁人了，而今夜的月光，却换回了她
的纯情、我的青春。

世事苍茫，令人感慨俗情冷暖。
萦怀挂心的许多尘缘，早已成为旧年
的风景。旧时月色下如梦的沧桑，而
今已变成了纸上的风月。

旷野中也有明月清风，但那里的
月色是凄凉的、月光带着一种伤人的
刃；而风则不会让你感到轻柔的诗意，
只会感觉到彻骨的寒凉。

那场用情极深的初恋结束在秋天
的一个晚上。那是九月的一个夜晚，天
空中悬挂着一轮泛黄的秋月。在学校
宿舍楼后面那个铺满了月光的广场上，
我和她静静地分手了。夜已深了，我们
双双往各自的宿舍楼走去，走出几步之
后，她忽然停下脚步并向我转过身来，
似乎还想说什么。我静静地凝望着她，
月光下的她依然美丽得如希腊女神。
我不知道她还想对我说什么，便静静地
等待着。但一小会儿后，她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转身向宿舍楼走去。月色
下，她移动的背影十分沉重。但她没有
再回头，那晚的月亮，见证了我们的爱
情死亡的过程。十多年以后，同样是一
个有月亮的晚上，流浪中的我，在一座
古城的星空下，回想起了我和她的那些
如烟往事，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
段话：“也许上帝安排了你，就是安排了
我一生的遗憾。今夜，月华如水，想起
你的时候，我哭了；如果有一天你想起
了我，你会哭吗？”

曾经深爱过的人，即使离开了很
久很久，即使你们之间很多年没有联
系过了，但在某个明月朗照的晚上，忽
然想起她来，你的内心深处依然会隐
隐作痛，就像古龙说的那样：“身上的
创伤可能有千百处，心里的创痕，却只
有一处。因为那个地方是你心灵上最
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就算你
的创口已复，只要一回想，它立刻复
发。”

曾经沧海，无关风月。皓月千年，
一纸沧桑。秋来秋去秋又还，秋意如
烟；皎洁的秋月是一首诗，诉说着无尽
的缠绵。唐诗里的秋月象幅画，寂寥
空旷照无眠；宋词里的秋月多伤感，凄
清无言照寒山……

千年的皓月，静静地照射着游子
的乡愁。再遇中秋，今夜的明月能否
千里寄相思？

回想去岁，秋游古城洛阳，是夜有
感而发，写下七律一首：“横塘秋夜两
心知，今宵无人慰相思。相遇，洞庭秋
水荡孤舟。彩笺无字雁泪红，犹记当
年未嫁情。荒草无言人憔悴，休向明
月说秋风。洛阳城里未见花，暮秋残
月落谁家？行宫曾是伤心地，萧瑟白
园见寒鸦。”

心情是伤感的，诗的意境也十分
忧伤。我站在月光下的洛河岸边，凝
视着空中的皓月，内心无限悲凉。秋
风带不走往事，今夜的月色，依然无法
走出苍老了的旧时光。

但月光，毕竟也象征着一种美好
的情境，值得我们寄居自己的心魂、让
漂泊的心灵在里面栖息，就像学者熊
培云在书中写的那样：“走上山岗，穿
过河流，每日奔波于人世。我能想到
的痛苦之源无外乎两种：一是恶挥之
不去，二是美求之不得。不同的是，在
面对痛苦时，有的人甘于沉沦，有的人
迎难而上，有的人不知所以，而我却选
择了安放。我把余下的生命放在月光
里。”

皓月千年
唐宝民

老家正屋前面有一方小院，早先
是曾祖父、曾祖母的住所，算起来也有
七八十年的光景了。

虽然早已无人居住，但小院并未
被荒弃。在父亲的精心照看下，它仍保
留了比较完整的样貌。除了冬天单调
寡味些外，其他时候则溢满了生机和乐
趣。

小院不大，呈一个方形，院西侧是
三间土坯厢房，低矮而阴暗，从里到外
透着厚重的年代感，与周围高阔洋气
的大瓦房显得极不相称。但我并不觉
得小院土气和鄙陋，反倒有一种强烈
的亲切感。每每面对它时，远逝和模
糊的童年便回溯清晰起来，仿佛就在
眼前。

小院虽小，却别有洞天，以前就是
我们小孩子的乐园。在这里，曾祖父、
曾祖母见证着季节的荣枯交替，过着清
贫如水的日子，心喜地看着儿孙一个个
长大，自己却在岁月的淘涤中一天天老
去，安然走向人生的终点。

厢房坐西朝东，从南屋山头往北，
依次是一棵柿子树，一棵桃树，一棵杏
树，一棵枣树，一棵桑树，两棵梧桐树。
这些树大致呈一个弧形排列，拥围着小
院。每年一入春，漾起几场暖风，院里
的树木便竞相冒出了嫩芽和花苞。和
煦的阳光再一照，用不了多少时日，一
棵棵树的树冠便会被清幽泛光的绿叶
或是姹紫嫣红的花朵笼罩住。沉寂了
一冬的小院顿时苏醒过来，盈满了新生
的气息。

这时，曾祖父便会提了马扎，坐在
檐下晒太阳，看孩童在周围嬉戏，看鸟
雀在树间跳来跳去，有时也拿拐杖在地
上画着似懂非懂的符号，大多时候则是
沉默不语。他已经走过了太多的路，看
惯了世间的景，现在只想静静追忆。

到了夏天，晚上屋里热烘烘的待
不住人。吃过饭，大人孩子便都聚到小
院的树下乘凉。从家里扛出凉席子，往
地上一铺，舒舒服服地躺上去，瞅着天
上明暗闪烁的星星无端地遐想。母亲
或奶奶拿小板凳坐在一边，摇着蒲扇拍
打着蚊子。大人们你一言我一句闲拉
着家长里短，小孩子叽叽喳喳互相打趣
嬉闹着，不知名的小虫伏在草丛里啾啾
地叫，忽而有噪蝉吱吱两声穿过夜幕飞
远……这样的夏夜景象，一直深镌在记
忆中，不曾混沌半分。

曾祖父、曾祖母去世后，那时日子
已开始好了，家家盖起了大瓦房，小院
便不再有人居住，闲置起来。在农村，
再好的房子，若长久不见人烟，便会荒
草掩门、狗奔猫突。曾有一段时间，由
于没人打理，小院日渐破落，几成废
墟。四周的院墙坍圮，朽木杂草遍地，
几乎无人涉足。

父亲觉得小院就这样荒废了可
惜，便弄来砖石把院墙重新垒起，又补
栽上几棵果树，把院中的空地翻了翻
土，整理成菜畦种上几样蔬菜。不几
年，小院又有了生气。只是，时过境迁，
已少有人再关注小院。与小院有关的
那些人和事，也已在时间的长河里被冲
刷得无影无踪。

只有父亲，像呵护自己儿女一样
守护着小院，不厌不倦，不离不弃。他
知道，过去的光阴是找不回了，但只要
小院在，一切就都还有念想。

每次回老家，但凡有空，我都要到
小院中站上一会，仔细端详生长于斯的
一草一木，凝眸怀想发生于斯的经年往
事，努力拼凑上演于斯的快意片段。每
当此时，我忐忑的灵魂都会归于安暖；
每当此时，我都分明地感觉到——小院
时光犹青葱！

小院时光犹青葱
王功修

我们常常遇见这样的事：自己很
喜欢的事物，别人不喜欢，面对别人的
鄙夷和不屑，自己只好忍痛割舍，可是，
过了很久，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
让自己心动的瞬间。

有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何必在意
别人的看法呢？

可为了不成为别人茶余饭后谈论
的对象，或者害怕别人的指指点点，终
究选择违背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看起来
没有那么特立独行。很多时候，我们以
为这样就会好好保护自己，然而，即便
如此，又是否能逃得过别人的冷言冷语
呢？

记得我曾喜欢过各种小饰品，耳
坠子，带钻的小耳钉，或者头发夹子，每
每去逛商场，在这些小饰品面前爱不释
手。还有一段时间，喜欢上了帽子，春
夏秋冬，各种帽子，满满的都是岁月的
美好模样。更喜欢穿裙子配高跟鞋，犹
记得，喜欢的一条裙子是波西米亚风格
的长裙，为此我配了一双戴绣球的绿色
高跟鞋，鞋跟近八厘米。那个时候，每
每穿着这样显得不那么素雅的样子去
上班，总会被人非议，甚至有同事劝导
说，这件衣服最不喜欢那个飘带，它太
张扬了。而她说的飘带，我却认为是最
有特点的地方。还有的甚至说，那个高
跟鞋真得太过了，平底鞋多庄重，而且
它还是绿色的。可是，即便如此，我依
然没有放弃那份喜欢，相反，当我走在
人群中，风吹过我的长裙，我觉得格外
开心！

鲁迅就曾说过，这世上的悲欢并
不相通。痛苦不相通，快乐也不会相
通，所以，别人是体会不到自己的那份
快乐的。

如今，我已经不再喜欢那些小饰
品了，可能也过了那个浮躁的年纪，那

些小饰品早已被我放在了小首饰盒里，
那件波西米亚长裙已不知去向，而那双
高跟鞋却被我一直留到现在，几次收拾
旧物，都没有舍得丢弃。

每当我闲来无事，坐在黄昏的客
厅里，把这些从前喜爱的事物，一件件
拿出来时，我都会想起那些美好的岁
月。那是和所有珠光宝气都配得上的
年龄，它拥有一切的美好，天真可爱，活
泼浪漫，爱玩爱自由，爱憧憬。

如今，经过岁月的沉淀，我已经不
再喜欢穿绿色的高跟鞋了，别说戴浮华
的饰品，全身上下，除了结婚戒指，就再
也没有其他饰品了。因为我已经知道，
这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我自己，最美的
也是我自己，再也不需要那些华丽的点
缀了。

年华已如流水般逝去，眼角的皱
纹也在微笑时若隐若无，可是，我却更
加笃定且从容。忙碌的时候，我会在日
记本上，列好每天必做的事；空闲的时
候，我会沏一杯茶，读几本书，让自己汲
取更多的心灵的滋养。那件波西米亚
长裙和绿色高跟鞋以及每一件饰品都
成为了我美好的回忆，每当我想起它
们，我就想起海风吹拂的二十几岁的夏
夜，想起和爱人手牵着走在沙滩上的感
觉，想起那晚的繁星与动人的月色。

那些被人们称为“不入流”的一切，
都成了我美好年华的代名词。

“如果阳光有模样，它应该开成向
日葵的模样”。一个总是顺从别人意
愿，不愿坚守自己的人，是很难找到自
己的。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你，而你
到底是什么样，是星光璀璨，还是孤月
自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
是谁。与其在别人的目光中迷失自己，
不如追随心中的那道光，保持精神上的
独立，活成人生最美的样子。

长成向日葵的模样
高玉霞

镛晟 摄沙坝晚霞

易媛媛 摄

落
荷

想在长夜来临时
亲近一条河流
秋色，浸染了田野间的稻谷

想在黄昏来临时
亲近一株桂树
温柔的眉眼，将心底的声音倾听

听，风中有河水与泥土散发的歌声
每次亲近，水流颤动着
像是呢喃，或是捕捉光芒的眼眸

亲近一条河流
朱永娇


